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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自述：上海封城 逃离四月
高歌
2022年5月2日

一个不同的封城故事，一段关于封城的奇异经历。一位上海媒体人为德国之声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封城四月，以及他的自身经历和内心
感受。

（德国之声中文网）4月30日，上海全城封控满一个月，离当初官方宣称的解封日期清明节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天，但至今也看不到任何解
封的信号。过去的三十天里上海经历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，甚至想到过的事情，有恐慌，有震惊，有愤怒，有荒诞，但最多的应该是无
奈。经历了这个过程，很多上海市民现在恐怕已经失去了对解封日期的猜测，期盼甚至念想。他们可能都想不起来一个月前的生活是什
么模样，当时他们天真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无知。

我没有忘记。我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和我怎样义无反顾的逃离四月的上海。

精准防控失灵

故事的开始在三月。三月初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的社区传播。和之前一样，上海市政府继续使用此前口碑甚好的“精准防控”策略来
对付病毒扩散，希望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达到防疫目标。期间官方多次宣称，“上海不会封城”。市民当时也看似能够接受一些小区、写字
楼和商圈48小时封控加两次核酸的措施。大部分人都相信上海市政府能够像之前几次一样既能避免一刀切，又能快速清零。广大外商和
社会精英们也深信上海不可能封城，因为上海的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。所以三月初的上海，绝大部分人的工作，生活一切照
旧，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。

图像来源: Jin Liwang/Xinhua/picture alliance2022年4月，一名防疫人员在上海进行消毒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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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像来源: Bo Kelin/HPIC/dpa/picture alliance上海部分地区使用铁栅栏进行防疫隔离

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三月中旬。当时有传闻说上海市领导因为防疫不力受到了中央的批评，但这种不知真假无法求证
的小道消息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，更不觉得会根本性得改变上海的防疫政策。我当时和一群公知朋友在街边撸串，大家还是不以为
然，但我却感觉如果传闻属实，绝对是不祥之兆。理由很简单：中国的一切都是政治，如果政治开始介入了，不管科学还是经济都会变
得苍白无力。

延伸阅读——铁栅栏如何在中国成为抗疫干将？

紧接着，上海就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所谓的“网格化管理”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在不封城，不做全民核酸的基础上，推行交替式的区域封控和区
域核酸。我当时想，一方面要兑现对市民许下的诺言，另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，真是难为上海的官员们了。政策一推
行，很多人就不开心了。小区一封就是几天，说好两天的变成了2+2和2+2+2，有的小区封有的小区不封，搞的封的人心理失衡，没封的
人心理恐慌。我就属于后者，大概就是所谓无法控制“灵魂对自由的渴望”的那种人吧！所以那几天里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出门时随时背
好背包，里面放着手机、平板电脑、充电线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医保卡和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。我做好了随时逃离小区的准备。

逃过两劫

果然，3月17日的晚上我们小区就接到了居委的通知，当天半夜开始封小区三天，期间三次核酸。我毫不犹豫，背上背包，夺门而出，骑
上自行车，风一样骑出小区大门。一路上看到邻居们都要么是行色匆匆出去买菜的路上，要么是满载而归一脸满足回小区的路上。我没
有和邻居们打招呼。当晚我在酒店睡了一晚，暗自庆幸，但还是对未来有一丝不安。

第二天，3月18日，一觉醒来还在好奇是不是要回小区门口张望一下，就看到市政府公告，大意就是网格化管理结束，无需继续推进了。
这原本是个好消息，我这短暂的酒店消费就结束了，没封的朋友们不用封了，封着的朋友也可以出来了。身边的中外朋友们都很高兴，
热议上海政府这次四不像政策虎头蛇尾证明了“上海太大了！无法封控。”“他们发现了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核酸检测能力。”“上海的经济地位
太重要了，停一天他们都受不了。”总而言之，全民一片欢呼，觉得上海“躺平”了。

我对所有的朋友们表达了我的担忧。我当时的观点是，网格化管理的失败对上海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，因为这是上海最后一次用自己
的方式去寻求防疫和公众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的机会，这次的失败不是封控的终结，而是开始，只是下一轮封控到来时再也不会有上海式
的精准，规则和通情达理了。我知道上海的失败意味着中央的接管和全国各地那种一刀切的到来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失败，或者像“全民
核酸资源不足”和“对市民生活，城市经济运转影响太大”这样的说辞。我对朋友们说，风暴马上就会到来，而且会是腥风血雨。

风暴还未到来，我却又经历一次从小区的逃离。那是三月底的一天，上海已经历了封城又被辟谣，全民抢菜预演的那一晚。我像往常一
样骑车出门，锻炼，吃喝玩乐，然后凌晨时分晕晕乎乎回到家，却看到小区门口停着一辆警车。我心想，坏了！果不其然，小区大门贴
上了警方的封条。小区保安见到我，笑呵呵的走出传达室，隔着铁门对我说：“里面封了，有阳性，就你家隔壁。”我问：“我能进去拿东
西吗？”保安回答：“可以啊！但你进去可就再也不能出来了哦！” 我一听，马上打消了最初的想法，头也不回的骑车离开了小区大门。一
路上我庆幸我始终随身带着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医保卡和手机充电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家。时间是3月27日凌晨两点。

封城之前

第二天醒来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我在想小区会封多久，我要在酒店呆几晚，公司大楼还开着吗，朋友家去借宿吗，但封城如果真的到来，
那不是依然前功尽弃，束手就擒吗？越想整个人感觉越不好。我又试问自己，难道封在家里就那么可怕吗？难道我就不能像大部分人那
样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吗？只能说我涵养差，这些问题我一秒钟内就回答了自己：“我的确无法改变外界，但我必须为我自己的自由做出
最大的努力。” 

有想法就要落实到行动，马上查了一下全国各地防疫指南，看到唯有海南还接受上海游客，凭两次核酸，不用隔离。我立马离开酒店，
去最近的华山医院做了一次核酸。当时的计划是，每天做一次核酸，保证随时飞海南都行。谁知道哪天说封城就封城了。

当天晚上和两个希腊朋友在一个小酒吧喝酒，聊的当然也是上海下一步防疫的形势。这两个希腊人常年生活在上海，精通中文，深谙中
国事务。他们刚经历过六天的网格化管理，很不享受，但还是深信上海有能力清零，也不会封城，理由还是那一句：“上海和中国别的地
方不一样。上海是国际经济中心。上海太重要了。”

酒过三巡，我记得很清楚，3月27日晚八点二十一分，上海发布宣布第二天凌晨五点浦东开始封控，四天后解封然后浦西开始封控四天，
也就是民间所说的“鸳鸯锅”。事后想想，上海的管理者真的是好难，为了不封城做着最后的挣扎，到死还是不愿意承认要死了这个现实。

希腊朋友们略感震惊，不知所措。酒吧里别的客人也开始纷纷议论。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封城封的好玩，有点可笑，但觉得四天好像听上
去也不那么可怕。我这一边已经顾不上参加他们的讨论，先打开手机，直奔订票APP，秒杀两天后一大早第一班上海虹桥飞海南三亚的
航班，含税人民币488元。先拿到了逃离的“船票”，我马上告诉希腊朋友，你们现在买票还来得及，再等估计就没票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4月1日前上海飞三亚的机票统统涨到了单程近三千元的全价。希腊朋友们觉得机票那么贵，还要做核酸，去了三亚说不
准还要被隔离，算了，不折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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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晚回到酒店，我给很多在上海的中外朋友们发了中英文短信，大意是：上海已经失去了对城市的防疫管理权。现在是北京空降接手，
那肯定是不到清零不会罢休的。目测现在上海几轮核酸之后，阳性轻松过十万。那么清零需要多久？会是四天吗？这一轮封城会是武汉
式的，严格程度和持续时间也许都可以作为参考。能出城的还是尽快。

很可惜，没有一个朋友相信我的判断。我猜想很多人还是各种顾虑，家里人多的觉得拖家带口太麻烦，家里人少的觉得流落他乡，也不
知道何时结束，要花银子要面对各种不确定。我想来，很多人还是宁可有确定性的足不出户，也不要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。我至今无法
理解这种思维和选择，但也许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能成为可能的根源之一吧！

天涯海角

在第二天又做了一次核酸，出去抢了一次菜，骑车横跨上海市中心给已经封控在家多日的父母送了一次菜之后，彻夜未眠，与几个好友
喝酒道别，次日凌晨就敢去了飞机场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感觉，这次出城怎么都有一种说不清的生离死别。

3月29日中午，我准时降落在三亚凤凰机场。我随身背着我的背包，里面还是那两件运动服和临走前去买的几件体恤衫。在机场做了核
酸，等了三小时，出了结果后，我顺利的走出机场大门。几小时后，我就获悉，我之后那一班上海来的航班被全员拉去集中隔离。再后
来，所有当天的和之后几天上海到整个海南省的航班由于“公共安全原因”全部取消。就这样，我知道了我的这次海南行注定会比预想的更
长久。

我想起了我被禁在家中足不出户的年迈父母，我想起了我之前道别时的老大哥和好基友，我想起了我的希腊朋友和别的外国朋友们，我
想起了我家中阳台上的花花草草，出逃时也没能最后浇上一次水。

上海四月

The rest is history.四月的上海经历的是抢菜，核酸，方舱，无数的人间悲剧和看不到头的封控，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对市民忍耐底线的
挑战和对人性的拷问。很不幸，从一开始，上海，她那2600万市民和昔日的海纳百川，专业守信就注定成为被牺牲的那一方。

虽然人在天涯海角，但过去的一个月中，我无时不刻不在想念家人和朋友，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那座城市的心碎。每天我
们都在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所经受的伤害，倾听着她的呻吟和时不时伴随而来的怒吼甚至歇斯底里的咆哮。我不知道我们的
城市何时或者是否可能得到治愈，并走出这段创伤。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伤害还要持续多久。

很多人认为我运气太好，竟然没有经历上海这个冬末春初的任何一次封控。我想说的是，我逃离上海的故事没有多少运气成分，最重要
的还是我始终做不到去逆来顺受，乖乖服从甚至主动参与一场我认为既不符合科学，也不符合民主，更有悖基本人类道德底线的社会实
验。

我每次光着脚在沙滩上独行，大口吸着带着海洋味道的空气，沐浴在晒到脸上略微炙热的阳光中时，我都会提醒自己，自由是最可贵
的，不光因为它的美好，更因为它的来之不易。自由都是有代价的。自由是不会从天而降的。只有暴政会从天而降。

但是我也不是阿Q。我深知，逃离了上海并不代表我获得了自由。哪怕在天涯海角，我也还是在一个笼子里，只是我侥幸逃到了这个笼子
的边缘，但我和自由之间依然隔着铁丝网。

尾声

不知道我的流亡生涯还要持续多久。我这个预言大师终究也无法预测上海的五月会怎样。我自己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快四十天没有出过家
门，但他们还是在用乐观和善良鼓舞着我，我的朋友们都还有粮食，但他们都已筋疲力尽，我的那两个希腊朋友双双辞职，义无反顾的
在上周登上了回国的班机。之前那些认为上海不会封城的外商朋友近期都在安排回国事宜，那些社会精英们都在纷纷联系移民中介。

我不知道我何时能回到我的上海。我只希望到时候我还能认出那座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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